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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死记硬背学习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祖籍

海南文昌，但并没有在中文环
境里长大。在家里，父母主要
讲英语，偶尔夹杂一些马来语
和方言。不过，黄循财的父母
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一家
人会一起看中文电视剧。电
视屏幕上飘出的对白，算是他
最早的中文课。

但电视剧能教的毕竟有
限，黄循财是小学入学后才正
式开始学中文。他回忆，自己
学得很吃力，同学甚至会取笑
他。他说：“我从小到大都在
学校学习中文，也从小到大都
在为学习中文而苦恼。”让他
感到意外的是，在中学毕业阶
段的成绩放榜时，他的中文竟
然考了个最高等级的 A1。谈
及方法时，他说没什么秘诀，
就是“死记硬背”。高中毕业

后，黄循财去美国读书，中文
日益生疏。

弹唱中文歌曲
真正让黄循财重新捡起

中文的，是从政。2011 年，时
任总理李显龙邀请黄循财代
表人民行动党参选。从那时
起，他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
而中文，成了他绕不过去的一
门功课。黄循财继续下苦功，
长期请人补习。他总结的经
验是：“要学好（中文），就是要
敢去用。”黄循财开始弹唱一
些中文歌曲，周华健的《朋友》
就是其中一首。他说，自己会
在选区活动中弹唱这首歌。

2022年担任副总理后，黄
循财开始更认真地学习中文
和马来文，还每周抽空上语言
课。不过他透露，上中文课的
频率比上马来文课低一些，因
为自己已经有了中文阅读和

写作的基础。和基层居民用
中文聊天，他觉得自己“还可
以”。但如果在工作时使用中
文，比如用中文接受采访，或
是在正式场合做更复杂的阐
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
我华语学习的下一阶段。”

用中文表达感谢
2023年8月，新加坡国庆

之际，黄循财以副总理兼财政
部长的身份，用中文宣读了总
理李显龙的“华语版国庆献
词”。有评论注意到，与从小
接受中文教育的李显龙相比，
黄 循 财 的 中 文 还“ 略 显 生
疏”。黄循财也在采访中谈
到，自己阅读、写作和理解文
字的基础不错，但与一些从小
在中文环境家庭中长大的朋
友相比，他在口语上没有那么
自信。

2024年5月，黄循财正式

“接棒”李显龙，成为新加坡第
四任总理。就职仪式上，他用
中文对“良师”李显龙表达了感
谢。出任总理以来，黄循财仍
坚持学习中文。在就职讲话、
国庆群众大会等重要公开场
合，他多次用中文发表讲话。

2024年8月，黄循财首次
以总理身份在国庆群众大会
上用中文发表演讲。今年的
国庆群众大会华语演讲中，黄
循财更是提到，自己观看了潮
州话版本的电影《给阿嬷的情
书》。虽然只听懂一点点，但
有一句听懂了：“阿嬷说的：做
人要有情有义。”
（摘自《良友周报》郑立颖/文）

秦邦宪笔名秦邦宪笔名““博古博古””的由来的由来
秦邦宪在遵义会议

之前曾担任中国共产党
的总书记，此后在为党工
作的过程中，于 1946 年 4
月8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
难，年仅 39 岁，是“四八”
烈士之一。

在秦邦宪短暂的一
生中，曾使用过多个名
字，除了本名“秦邦宪”
外，“博古”这个名字最广
为人知。

“博古”与他在莫斯
科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
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学习的一段经历有关。

秦邦宪在莫斯科中
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学习时使用的俄文名为

“Погорелов”，其正式的中
文译音为“波格列洛夫”。

秦邦宪的一位同期
同学在《回忆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时期》一文中说，
学生的俄文名字是学校
老师按照莫斯科电话簿
中的名字抄来的，学生们
的学号也是按照电话簿
的字母拼音排列的。这
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做
法，不用绞尽脑汁去为同
学们创造名字。

曾就读于莫斯科国
立大学历史系的叶帆在
其《元帅和革命者的摇
篮》一书中提供了《莫斯
科 中 大 学 生 完 整 名
单》。从这份名单可以

看出，同期进入中大的
大部分留学生的学号顺
序都是按俄文字母顺序
排列的。

秦邦宪留学中大期
间，曾经参加各类组织活
动，在中大支部局组织部
工作一年，参加了组织部
的大部分常委会及临时
会议。在 1929 年支部局
组织委员会会议的中文
记录中，曾有16次出现俄
文名“Погорелов”、19 次
出现中文名“秦邦宪”，说
明那时他是俄文名与中
文名混用的状态。

然而，在 1930 年 1 月
10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
1931》第 9 卷），出现了不
同的俄文译名“博古列洛
夫”；在《联共（布）、共产
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第 10 卷的
人名索引中，又被翻译为

“波戈列洛夫”。一个名

字出现了多种译音的情
况，只能说明有些译者翻
译时的随意性，是由译者

“赋”给秦邦宪的名字，不
能算是秦邦宪的正式俄
文译名。

秦邦宪于1930年5月
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
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
部长。由于这期间党内许
多同志也一同回国，很多
人还是习惯叫秦邦宪的苏
联名字 Погорелов，或叫
其中文译名“波格列洛夫”。

秦邦宪于 1931 年 9
月成为上海中共临时中
央总负责人。这一职务
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考
验，毕竟当时只有 24 岁。
他经常作报告，发表指导
性文章，领导中国革命运
动。但考虑到国民党的
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出于
安全考虑常常需要使用
化名。1931年12月14日，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
刊物《红旗周报》第二十
七期附刊中的第五篇文
章《在转变中》为秦邦宪
所写，第一次使用了“博
古”这一笔名。这个名字
和 他 正 式 的 俄 文 译 名

“波格列洛夫”前两个音
节基本相同，“博古”类似
于“波格”，而且有“博古
通今”的深远含义。

（摘自《炎黄春秋》
杨永涛、秦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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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7 月，日军侵占山西榆
社县，位于韩庄的八路军总部修械
所的工人只得背着设备打游击，这
严重影响了八路军枪支的生产和维
修进度。为了建立隐蔽、长久、稳固
的军火生产基地，时任八路军前方
指挥部参谋长的左权经过几次实地
勘测，决定将韩庄修械所扩大为兵
工厂并迁到深山里的黄崖洞。

不久，左权与朱德、彭德怀徒步
上山，察看八路军兵工厂的新址。当
他们看到群山环抱、悬崖峭立、绿树
丛生中仙境般的山洞时，不禁啧啧称
奇。

朱 德 问 ：“ 这 个 洞 能 容 多 少
人？”左权答：“至少三个连。”朱德
满意地点点头，又问：“厂房建在哪
里？多大面积？”

左权在几次实地走访过程中不
但做了勘测记录，而且还根据地形地貌绘
制了图纸。他让警卫员拿出图纸，胸有成
竹地向朱德和彭德怀汇报：“我与同志们
商量过，工厂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建
造12栋房屋，建筑材料用石灰、石块，就
地取材。”接着，左权指着另一张图纸说：

“最大的钳工房 1000 平方米，结构为两
层，楼下生产，楼上住宿。”

彭德怀说：“选址很好，只是建厂速度
要快，越快越好。根据现在的条件，需要
多长时间建成？”左权略有所思：“力争半
年完成。”朱德看完左权绘制的图纸，满意
地说：“左权，你这个黄埔军校的高材生，
我光知道你很会带兵打仗，想不到你还是
个蛮不错的建筑设计师哩！”

左权的选址及设计方案顺利通过后，
朱德现场授命左权具体负责搬迁和扩建
工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一个初具规
模的八路军兵工厂在大山深处的黄崖洞
悄然建成。

（摘自《名人传记》张廷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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